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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趵突腾空”是济南著名的景观之一，
然而，它究竟“腾空”多高，却是一个有趣
的话题。

前些日子，我去海南旅游，在美兰机
场候机厅遇到山东老乡董老太太。董老太
太老家山东滕县，虽年已八十有二，可身
体硬朗，思维清晰，且很健谈。董老太太
说，1960年时她和丈夫在济南铁路部门工
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工作调动离开济南，
现定居银川。说起济南的泉水，老人满是
溢美之词，说那时趵突泉“三股水”喷涌很
高，足足一米多，气势壮观。说到这里，她
问我，“三股水”现在还喷不喷，泉涌还那
么高吗？董老太太的问话，让我一时难以
回答。

回到济南，我总想起董老太太的话：
1960年时“三股水”真的喷涌一米多高吗？
带着好奇和疑问，我去查资料。
记载趵突泉喷涌的文字很多。
首先查到的是古时“三股水”喷涌情

况。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从少年起
就有志“访渎搜渠”，他在《水经注·济水
二》中这样记载：“泉源上奋水涌若轮，突
出雪涛数尺。声如隐雷”，“泺水出历城县
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觱涌三
窟”。这些文字清楚描述了“三股水”的高
度和形状：“雪涛数尺”“水涌若轮”。我曾
在民俗馆看过古代木车展品，那木轮车车
轮高度近一米半，以此可以推见，“三股
水”高度该不低于一米。

宋代的曾巩曾任齐州(宋朝时的济南)
知州，任职期间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大
明湖“曾堤”就是他主持兴建的。他在趵突
泉边建“泺源堂”时，曾写《齐州二堂记》，
其中有“自(渴马)崖以北，至历城之西，盖
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数尺，其旁之
人名之曰‘趵突’之泉”，这里不仅记录了

“三股水”高度“高或至数尺”，还正式赋予
泺水“趵突泉”之名。

在济南，人们都熟悉《鹊华烟雨图》，
画中描绘了鹊山与华山之间的美丽景色，
作者是元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赵孟頫。赵
孟頫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曾作《趵
突泉》一诗，诗中有：“泺水发源天下无，平
地涌出白玉壶。”赵孟頫用白玉壶来形容
泉涌的高度以及形态。

清末的刘鹗和当代的老舍一样，是描
写济南山水风光文人名士中的翘楚。刘鹗
在《老残游记》中这样写趵突泉：“三股大
泉，从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据

土人云：当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刘鹗不仅
记录当时“三股水”喷涌二三尺，还提到听
济南人说“当年冒起有五六尺高”。

除去上述名人，元代的元好问说：故
泉出水面，才二三尺。元代张养浩诗云：

“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时尝吼半空雷”。清
代的王渔洋说：溅珠喷雪，仰出二尺许。历
代文人骚客所写的赞美趵突泉的文章歌
赋中，大都写了涌泉的高度，除少数诗人
采用了比兴夸张手法，多数作者采用的是
纪实写法。纵观所写“三股水”高度可划为
两组数据：一个是二三尺高，一个是五六
尺高。

到了近代，科技迅速发展，统计数据
日趋翔实，文字记载可靠可信度愈高。有
文字记载，1956年趵突泉公园建园时，“三
股水”高30多厘米。1952年10月，毛泽东游览
趵突泉时，资料显示“三股水”一尺多高。
而在《济南的泉水》(1982年地质出版社出
版)一书中说，1959年“三股水”能冒二尺多
高。

有关“三股水”喷涌的文字，还见于历

史文献和民间传说。
一则是王渔洋《池北偶谈》中记载：康

熙九年(1670)，藩臬置酒，邀提督杨宫保捷，
忽大雷雨，龙首入户，泉涌起丈余，水大
上。诸公急呼骑，水顷刻及马腹，踣坠而死
者数人，从来未有之异也。

另一则是“趵突泉”石刻“突”字上少
一“点”的传说。说古时候趵突泉水势汹
涌，达数丈高，泉池里许多书法家的碑刻
常被大水冲走。百姓和官员想请一位官职
高同时又是书法家的人书写立碑，既能显
示趵突泉特殊地位，又能压住那肆意喷涌
的泉水，于是，请时任山东巡抚胡缵宗来
写。胡缵宗是山东最高行政长官，又是著
名书法家，他一连写了几幅，选中一幅刻
于碑上。端午这天，由知府官吏把“趵突
泉”石碑立在池中。不承想，没过几天，有
人发现石碑上象征着盖住趵突泉大水盖
子的“突”字上少了那一“点”，被“腾空”的
泉水冲到了大明湖。因此，大明湖牌坊上

“大明湖”“明”字“日”字旁多了一“点”。
这些传说或多或少从另一方面反映

出趵突泉喷涌，曾达到过极致，甚至发生
了水灾。

其实，最终决定“三股水”高度的，是其
地下水位和涌水量。当“三股水”水位高，喷
水量丰沛时，出现“趵突腾空”奇美景观，涌
泉一米多，或者更高，亦不是妄谈。

有资料说，趵突泉景区马跑泉西北角
监测仪的实时监测显示，2015年6月趵突泉
日涌水量近1万立方米，只是丰水期的1/
20。而另一份资料则说，上世纪60年代有一
年趵突泉日喷涌水量达到40多万立方米。

由此说来，山东老乡董老太太说1960年
“三股水”喷涌一米多高，没有错，是真的。

中老年朋友们都爱吃长清大素
包，但是，如果说新梅村饭店里的长
清大素包是最正宗、最有名的，恐怕
吃过的人不多，知道的人就更少。

话说清朝光绪年间，长清县有
一个专卖素馅大包子的小店，其味
道平平，销量一般。在包子店附近，
有一个摆摊小商贩叫赵君祥，他天
天厮守着小货摊，倒是经常去买大
素包充饥。同是生意人，想法不一
样，不久这个赵君祥就有了一个大
胆的设想，如果自己能学到包包子
的手艺，做得再好吃一些，生意肯定
要比现在摆摊好，说不定也会比这
家包子店的买卖好。

于是他一边钻研调馅方法，一
边筹集资金。上世纪20年代初，赵君
祥和他父亲联手在长清县西门里开
设了一家素馅包子铺，开始了艰苦
创业的第一步。

刚开始干，赵家父子也没有想
到给店铺起个名字。随着大素包配
料讲究、个儿大馅儿多而声名鹊起，
他们就地取了一个极其简单朴素的
名字———“长清大素包”。

赵君祥的父亲病故之后，赵君
祥便子承父业，继续经营大素包。随
着包子销量大增，有了一些积蓄后，
赵君祥便想到人多地广的济南发
展。

大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赵
君祥在大观园后门路北，找到一家
店面，从此“长清大素包”开始在济
南扎根落户。由于赵君祥制作的包
子个大、皮薄、馅多、味香，经济又实
惠，“长清大素包”的名字不胫而走，
风靡济南。

后来赵君祥将店铺迁到了经二
路纬一路“新市场”的南门外（也就
是魏家庄那条街）继续经营。

那时的新市场是济南老商埠区
建立的第一个市场，比大观园的建
立早16年，所以新市场的商业环境
和商业气氛要比大观园更成熟一
些。借助有利的环境，长清大素包又
开始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据一位熟
悉长清大素包的老济南人回忆：大
素包的制作工艺十分严格，每斤面
粉出十个剂子，擀出的皮又大又薄，
必须包进一斤馅方够标准。拌馅以
粉条和时鲜的大路菜为主，春秋以
菠菜为主，夏季间有韭菜，冬为大白
菜，配料主要有鸡蛋(炒后搅碎)、虾
皮、豆腐(剁碎后油煎)；葱花不能剁
碎，而是以大片刀把葱白顶刀切成
极薄的小圆片而不碎，拌在碧绿的
菜中，再加香油、花生油、胡椒粉等，
特别提味。蒸熟后的包子呈半透明
状，隐约见馅，香味扑鼻，令人垂涎。
除门市上现蒸现卖外，还有许多商
贩来此批发，远销至城里、东南关一
带。长清大素包一度成为济南名吃
之一。

1948年济南解放后，赵君祥的长
清大素包一直在新市场南门外的原
址经营。1956年公私合营时，长清大
素包和新市场内的北顺居以及七八
家店铺合并在一起，于1956年4月29
日正式改名为“新梅村饭店”。

合并后的新梅村饭店以经营鲁
菜和面点为主，长清大素包在这里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和原有的
面食(比如蟹壳黄、荷花酥、状元水
饺等)，一起被列为山东风味小吃，
后被评为济南风味小吃。新梅村饭
店也以精湛的鲁菜制作和传统的经
营风格火爆一时。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新梅村饭
店的经营全面萎缩下滑，于1991年下
半年倒闭，长清大素包的制作工艺
也就在民间餐馆和包子铺里得到了
传承和改良。如今在泉城济南，你可
以看到，“长清大素包”的招牌遍布
济南的大街小巷，长清人来济南开
的自称最正宗的“长清大素包”的店
铺，更是遍地开花。

刘冠三同辈人中，有一位车迈平先生
算得上济南蟀坛名将，“蟀坛”不过是戏
称，但此人也真算得上是将门之后。

其父车震车百闻，临清人，早年入北
洋，1911年辛亥革命时，车百闻与冯玉祥
皆为北洋第二十镇之下的标统，两人相
熟，但是冯玉祥参加了滦州起义，出任革
命军参谋长，车百闻为人谨慎，既不出卖
起义军，也并未参与起义之事。这一年车
百闻的小老乡张自忠考入天津的北洋政
法学堂求学。那是一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
的年代，张自忠在天津加入了同盟会，听
说山东政法学校多教授新思想，山东新政
亦颇有气象，遂转学至济南。张自忠毕业
后不想去做法官，觉得生逢乱世，此举不
似大丈夫所为，遂有投军之举，投的就是
身在北洋军的车百闻。车百闻一生引以为
傲的是民初曾指挥平定蒙古库伦叛乱之
战，迫使蒙古库伦王爷终止了分裂国家的
行为。

1916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将军在云南
率先举起反袁大旗，袁世凯急派北洋军平
叛，车百闻此时已是旅长，张自忠为车部
随军参谋。他所在的二十师兵发湖南，结
果却被赵恒惕部击溃，车百闻亦被俘。赵
恒惕亦非寻常人物，举人出身，日本陆军
士官学校毕业生，回国后为蔡锷练兵。辛
亥革命后曾受黎元洪十万大洋组建新军，
事未成，赵恒惕将款项悉数归还，黎元洪
对其人品激赏。1913年追随谭延闿参加二
次革命，攻入湖北，被北洋军汤芗铭部俘
获，经黎元洪、蔡锷具保出狱。这次却是北
军败了，赵恒惕还记着旧事，也就没为难
北军被俘将领，悉数放归，不掠财物。

赵恒惕曾多次主政湖南，通缉追杀过
青年毛泽东。此人政治上可能反动，但是
人品却也可圈可点。

车百闻经此一役，却心灰意冷，遂决

定退出军界，定居济南，而转入商界。张自
忠仍愿从军，车百闻就亲自跑了一趟廊
坊，介绍给了曾经的同僚冯玉祥，得到冯
玉祥赏识，委为中尉排长，他的连长就是
后来著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北洋时期是一个社会阶层剧烈变动
的时代，也是一个军人当道的时代，所谓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车
百闻虽已退出军界，但是和军界联系广
泛，人脉资源很广。当时裕兴化工厂始建
未久，因为要依赖五柳闸附近的水道，但
却遭军界刁难，最终是车百闻出面摆平了
此事，所以被邀入股，实际最初是裕兴送
的干股。车百闻后来投资了不少实业，也
真在裕兴投了钱，成为成丰面粉厂等很多
新兴企业的股东，亦购置房产多处，济南
很著名的“皇宫照相馆”就是车百闻的房
产，租给照相馆用的，此房至今仍在使用。

车百闻死在了抗战爆发前夕。车迈平
此时也已接手裕兴等实业，车家与张自忠
渊源深厚，两家结了儿女亲家。抗战军起，
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
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
西岸。张自忠以中将之身担任集团军总司
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
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
总司令留守，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
河作战，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
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
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
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
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亲赴一线白刃战，
最终战死沙场，成为死在抗日战场上军阶
最高的将军。将军遗体被夺回后，送往重
庆行国葬礼，送葬当日，路经宜昌，十万军
民沿江护送，日军飞机三次掠过送葬队伍
上空，军民无一人慌乱躲藏，日军亦未敢
投弹。

本来是写蟋蟀，不料却信马由缰，写
开了人间之战。想来亦有关联。蟋蟀死战，
乃出自本性，实为争食、争穴、争雌，乃为
求得生存和繁衍的权利，民族间战争亦是
求族群的生存空间，实为一理。然人为万
物之灵长，多出了一份思想，故而有“非暴
力、不合作”之举，亦有为信仰、为理想、为
正义等等观念而战之事，倘仅为私利而
战，为争夺女人而战，与虫何异？人类虽有
思想这个强大的武器，但是各个族群、宗
教、利益共同体之间却都自认为只有自己
掌握着真理，相互间难以沟通，乃至不愿
沟通，最终也还是难免刀兵相见。所以直
到今日，人们还是将勇气、坚忍视为非常
重要的品质而加以强化。

蟋蟀虽微虫，却也引人遐思。人们喜
欢蟋蟀，大约也与人之生物本性中争胜之
本能有关，即便太平之世，人们还不是也
创造出各种体育赛事，一拼高下。体育明
星亦为万众推崇，一如蟋蟀名将。

车迈平后来以执掌裕兴化工厂而闻
名，“文革”后曾有其名章数枚在文物店售
出，被我一位长辈朋友无意中购得，可知
车迈平在“文革”中不免抄家之难。

有关车迈平斗虫的详情柏良先生所
知最多，多得自其师刘冠三先生的讲述，
再则柏良先生与车迈平的公子恰为同学，
又同属一支篮球队，故所知独多。柏良先
生在《秋战韬略》一书中曾著录过车迈平
麾下名将“鬼头刀”：

秃背烂衣，8厘2 车迈平获于长清城
北

此虫青金色大圆头，斗丝白细隐沉，
浅蓝项，背上仅一小片翅衣，碎不成形。身
立厚圆长，随身重紫牙。在名家荟萃的斗
场上，咬死过两条名将，后再无人敢碰。后
来到天津放大斗，一口赢敌，敌虫被咬昏，
亦再难觅对。人称此虫为“鬼头刀”。

□台应新

长清大素包

与新梅村饭店

【泉城忆旧】

【齐鲁斗蟋旧事㈦】
□白峰 蟋蟀打斗为哪般

明府城史话

“趵突腾空”
高几许

□程兆强


	B07-PDF 版面

